     在民族音乐低潮的岁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为陈朝儒先生八十华诞而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闵惠芬
   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，我抽空来到北京小西天中国电影乐团宿舍大楼，探望老前辈陈朝儒先生。当我打响了402室门铃，里面就传出了一阵欢快的声音「大女儿来了!大女儿来了」!接着开门、拥抱、亲吻。先陈老师，后师母娘，一股暖流直面扑来，激动的泪水顿时涌出。环绕房内四璧，依然挂满了照片，都是我们小辈拉二胡的剧照，姜建华、宋飞、秋江，还有好几位更年轻不认识的。如果照片里的胡琴能发出声音，奏出的一定是无比和谐、充满人问暖意的奏鸣曲。

    我的照片照例放在中央，大女儿嘛，地位不同，那张照片我搂着陈老的脖子，无比亲热，那还是我可以撒娇的年龄，但只有我知道:我身患癌症，已进行了第一次手术，而且又转移复发了。这是我一生最清瘦的面容。

    ……回忆的镜头推向1982年冬。

    1982年，我国文化艺术的形势空前不好，后来被称为文化「大滑坡」时期。十年动乱的后遗症显现:港台流行音乐泥沙俱下，铺天盖地，人们失去理想追求，青年人低级趣味，盲目崇洋，拜金主义思潮混乱。社会上听不见民族音乐之声，看不见高雅艺术之影。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历史长河会不会断流，这一命题沉重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   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李姐娜来了，她是个社会活动家，中国音乐阵地的现状她尽收眼底，她被人们赞为「旋风」，她带来了一把火，她说:要改变这形势，从我做起，民族音乐要重放光芒，这火由我们来燃放，不能再等待了!攻尖区是高校，宣传对象是年轻人。我们的队伍目前只有六个兵:一个主帅李姐娜，三个勇将:老将陈朝儒，半条命闵惠芬，敢死队员丁言仪（扬琴演奏家）。还有两个军师后援，摇旗呐喊助威者:作曲家刘文金、理论家肖兴华。

    策划的第一回会: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一场二胡独奏音乐会，这是我们自已的誓师动员会，练兵布阵会。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，韦俊先生指挥，主要曲目:《新婚别》、《逍遥律》（京剧音乐移植）、《宝玉哭灵》（越剧音乐移植）、《洪湖主题随想曲》、《阳关三叠》、《江河水》、《二泉映月》、《赛马》、《空山鸟语》、（霓裳曲》。全场音乐最高潮是《逍遥津》，我的老师京剧界的泰斗李慕良先生亲自为我操琴。李老师已多年不上台，为了支持我们出发上阵，竟不顾年迈体弱，京胡一响，震撼了我的心灵，也震撼了全场观众。他的这一行动使我们感到极大振奋；老师在为他的学生助威，它证明京剧界也与我们联手共进。这场音乐会的成功，使我们大涨士气。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了文艺界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了院校阵地，京剧乐队代表了戏曲界。我们绝不孤立，我们有强大后盾，我们师出有名，他们以实际行动为我们壮行。

    真正攻坚在后面几所大学:北大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民族学院。还有一场为日本外宾的音乐会和一场为工厂企业的音乐会。

    老天仿佛与我们作对，那几天特别冷，在北师大，他们所谓的礼堂实际是饭厅，没有暖气，四壁穿风，这所谓的礼堂没有整齐的坐椅。人们从各处搬出各式凳子，有长条凳、方凳折椅，人们又把吃饭的长条桌子摆成圈状，桌子上站满了人，人们又在长条桌上放上长条凳，以便最后的观众登高远望。当我们来到这犹如体育大看台的舞台中央，立即被热烈的现场感动，它显示了人们对久违的民族音乐、高雅艺术的渴求。

    李姐娜作了极简洁的开场白，反客为主地热烈欢迎来自千里之外上海的演奏家闵惠芬、丁言仪，又热情地介绍了积极为民族音乐事业发展而奔波的陈朝儒先生。

    这时满头白发的陈老师从容地登上台，娓娓动听地开始演讲，从二胡千年历史开头，如数家珍地讲述各种胡琴类的衍变，并对经典名曲作了解释，对民族音乐伟大先躯刘天华先生、杰出的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、当代最杰出的民族音乐作曲家刘文金作了介绍，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搏得阵阵热烈掌声。我和丁言仪则配合以曲目演奏。这场音乐会，集知识和欣赏为一体，在没有任何经济条件、剧场条件的困难情况下，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和欢迎。

    中央民族学院是到高校演出的最后一所学院，是陈朝儒老师的恩师陈振铎先生任职的学校。陈振铎先生是刘天华先生的亲传子弟，他老人家在民乐界辈份和威信极高，他为我能到民族学院开这样的音乐会努力周旋，周密策划，使我们心中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感谢。

    陈朝儒老师后来知道了我病情有新的大问题出现，既心痛又得完成原定计划，他把我安排住进陈振铎先生家，亲自操持我的生活起居事项，尽可能为我加强营养和休息。两位陈先生还担心少数民族学生难以接受较高深的乐曲，担心没有人来听，没想到这些可爱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早早就来到大礼堂，而且不顾票上的座位排号，蜂涌挤到前面，剧场过道上还站满了人，校长领导们只得坐到了后排，他们和两位陈老师见此情景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仅三个演员的独奏、讲座音乐会如此轰轰烈烈，真是出乎意料。

    还有一场音乐会很特别，是为近百人的「日本人中国音乐爱好者协会」的日本观众演奏，在国际俱乐部的大厅举行。由于有陈先生极具理论性与文学性超高水平的乐曲简介，当时他们完全听懂了我们的演奏，且听得如痴如醉，演到《江河水》和《新婚别》，满场哭成一片。
    七场音乐会结束后，北京二胡界专家同行为我举行讨论总结会，并兼送行。会上陈振铎先生和陈朝儒先生郑重地宣布，他俩认为我是刘天华先生的第四代传人，这个提法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，顿时深感历史重任和强烈的使命感。我感到，我随李妲娜、陈老师冲锋陷阵和艺术实践的日日夜夜，真正是在实现刘天华先生的遗愿:「音乐要走进寻常百姓家」、「要使我国的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共躯」。

    二十年过去了，这一演出形式——独奏讲座音乐会的形式已保留了下来，它已成为我和我团以及为数不少的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演出形式。二十几年来，我一直背着我心爱的二胡，无比愉快地飞翔在祖国大地，甚至万里之遥的海外，把民族音乐的优美乐声播传天涯，每当此时，我总会想起一个白发苍苍为民族音乐事业热情奔波的身影——陈朝儒先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4年3月28日
